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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江潮涌，日夜不息，淘洗着两岸
的烟火人间。暮色四合，城市灯火串起
星河，而意外总在阴影中蛰伏。当警报
撕裂安宁，总有一抹蓝色应声而起，那
是望江县蓝天救援队。一群平凡人，怀
揣“人道、博爱、奉献”的滚烫初心，在江
畔筑起生命的堤坝。

他们来自市井巷陌，是邻家的老
王、小李、张姐，直到对讲机里传来急促
的呼叫。队长汪文斌的眼中有一片深
海。他曾是海军潜水战士，如今将“指
令必达”的信念锻造成队伍的脊梁。他
习惯在行动前摸一下那块旧潜水腕表，
表盘上的斑痕是水下的记忆。急诊科
护士张敏，在危急中总能精准捕捉“黄
金四分钟”的脉搏。她有一双稳定得出
奇的手，进行包扎时，会不自觉地哼起
一段柔和的童谣，那旋律能暂时盖过痛
苦的呻吟。户外达人周水平，能用绳索
在激流上空编织出生命的走廊。他的
绳索扣环相互碰击，发出的清脆声响，
是险境中令人心安的节奏。

专业，是他们刻入骨髓的信仰，在
寂静的仓库与喧嚣的险境之间千锤百
炼。每周两次的废墟搜救训练，断木
碎石间，生命探测仪的蜂鸣与呼吸交
织。顶撑、破拆、提拉，每一个动作
都在与看不见的时间角力。汛期前的
联合推演，冲锋舟的航线和补给节点，
化作肌肉记忆里的协同密码。2023年
盛夏，鸦滩镇山林火起，烈焰借风张牙
舞爪。他们与消防力量并肩，水龙正面
压制，蓝色的身影则背着风机与灭火
耙，迂回至火翼开辟隔离带。曾是陆军
工兵的王强，手臂被荆棘割出血痕，却
攥紧工具不肯停。“以前挖工事是守土，
现在辟通道是护人，一回事。”他说。两
小时后，火魔伏诛，焦土之上，蓝色的身
影与皖江的风融为一体。

真正的考验在协作中显现锋芒。
2024年汛期，漳河孤洲告急。指令抵达
时，队员们正散落于各自的日常生活。
急促的呼叫是唯一的集结号。十五分
钟，装备登车，车轮划开雨幕。现场，公

安的无人机已成天眼，消防的“龙吸水”
轰鸣排涝。他们的抛投器凌空划过，牵
着救生绳的浮体精准落点，一条绳桥连
接孤洲。冲锋舟沿绳道逆流而上，当最
后一名群众上岸，湿透的蓝色队服，早
已分不清是雨水、汗水，还是江水。

他们更是行走的“安全课堂”。社
区活动中，张敏用人体模型打开生命
的通道，手把手教老人、主妇如何托
住胸腔下那块柔软的希望。校园里，
李哲手中的绳索翻飞，双套结、蝴蝶
结在孩子们的笑声中变成游戏。那本
被反复摩挲的 《家庭应急包配置指
南》，从社区讲堂飞入千家万户的橱
柜。截至2025年，八十七场科普，五
千二百余人次倾听，安全的种子在平
凡的日子里悄然生根。

英雄的光环之下，是最朴素的牵
挂。2025年6月那个凌晨，搜寻走失老
人的指令惊醒十二个梦乡。无人机搭
载热成像仪升空，搜救犬“闪电”的鼻尖
掠过草地。天色将明未明时，“闪电”在

一处废弃涵洞前驻足狂吠。老王俯身
钻入狭窄的洞口，手电光柱里，浑身湿
透的老人蜷缩角落。他立刻脱下冲锋
衣，将老人裹进尚存体温的内衬。那一
刻，老人浑浊的眼中，映出了一小团温
暖的蓝色光亮。

如果说守护家门是温暖，那么远
赴山河便是担当。2024年严冬，甘肃
积石山县地震的消息传来，八人小队
星夜兼程。零下十五度的寒夜，风像
冰冷的锉刀。液压破拆工具组在队员
们手中缓慢而坚定地运作，每一次撬
动都屏住呼吸，生怕惊扰瓦砾下的生
机。张敏跪在碎砖上，手指冻得失去
知觉，却凭触感完成止血与固定。她
的轻声安慰呵出白雾，成了寒夜里唯
一的热源。当获救孩童的哭声穿透死
寂，队员们冻得发紫的脸上，漾开的
笑意胜过所有阳光。

从十二人到五十八人，从租借的
仓库到齐整的装备库，六百小时的严
苛训练将普通人淬炼成生命的摆渡
人。他们的“规范化培训+常态化联
勤”模式，已成邻县借鉴的范本。皖
江记录着这一切。这抹蓝色，是国家

“大应急”格局下社会力量的生动注
脚，是“人人会应急”理念在基层开
出的花。他们是凡人，用专业与默契
织就安全之网；他们是微光，聚成不
灭的蓝焰，温暖着两岸奔流不息的日
与夜。

凡人救援队的昼与夜
●汪文义

风竹图 唐寅（明）

一
那些苇草，被风吹乱了阵型
或是时光的蝉蜕
藏身于词不达意的火焰
打捞手心里漾动的月光
涛声依旧，何处话秋凉

安顿既往的流年，溯源者
登守内心的孤山
浮生万千，俯瞰江水的清与浊
旷野里未设参悟之道
只有匆匆过客悠长的自叙
带着修辞学的唯美意境

苦楝树下的蝼蚁接踵而至
无字碑镌刻了谁人一生的果敢
空即是真，悲幸自渡……

二
风吹过沿途的古樟树

安放历久弥珍的草木之心
最后一绺儿夏天
抒情低于南方群峰的陡峭
恒定的步履赓续浓郁与祈盼

星辰涌动。或大地的胸膛
律动起伏的波涛
都市的霓虹拥揽万家灯火
理想的出口静待艳阳来修缮
敬畏稚真：谁手中紧攥着幸福种粒？

老城郭，旧时光，新驿站
年岁里藏匿的沉沙
抵近与疏离，皆乃逃不开的主题
尚未付梓的诗篇保留淳朴的象征
删除唯美的辞藻及无形的樊篱
不惧同丛生的病句坐拥天涯……

三
阳光之外。雨打芭蕉的凄美
是与此同时的另一种黑色隐喻

绕过午后的某个积水泥潭
仿佛绕过平生既定而寻常的岔口
戴着沉思的枷锁独行，曲解的剧情
依然狗血，待到良知沦为矫情之词
再痛的痛你唯有深搁心底

不堪的，是不堪同彼岸的孤岛妥协
有时血肉身躯难免被虫蝇叮噬
偶尔记下一些诗句，保持钝感
也算得上是黯自疗伤的最佳方式
剃须，割草，栽花，收拾剩菜残羹
或是缓慢擦拭内心升腾的休止符
将尘烟体面地按进破败的笛孔
不惊的乐谱尚在荡涤迭起的波澜

人生的下半场，善良与忧患
词性胶着难辨，答案已然跳脱
褒贬由命：时间即是终极评委

四
在夏末秋初抵达一簇花的湿重。
那些彻夜未眠的草虫聆听了坚硬的
伐木之音
当蝴蝶的翅膀幻变为灰烬
我赶在曙色降临之前，
搜集泥土的呢喃
牧养悲悯，
或是冷藏内心的片片落英

十年倏忽，时光的碎屑被疼痛剪辑

某些抉择与放逐
鉴证了你我各自安置的青春
古城广场的暮晚，将旧词尘封于心
卧躺的诗人雕塑神情悠然
似在谛视千年间羽化的泡沫与浮萍
我在思忖：此乃我辈往后余生
无法逃脱的命运之绳

何须解构一段素梦的杂芜，
深锁夙愿
与欲念渐次疏离
为拾光者的初心设宴饯行
停驻，未尝不是一种诗意的徜徉

五

暮春的晚风告诉我，
此刻融解的诗意
是残落的花瓣怡然倒叙的陈旧时光
多少背道而驰的惦念，
自我期许的絮语
已被割裂成失却体温的字词句

我们常孤傲于喧嚣之地顽强突围
却在恬静中向另一个自己缴械投降
独行者的锋芒，该交付传统的悲悯
生活的坚硬、还是理想的羽翼?

日渐黯哑的歌喉彻唱内心澄澈
雕琢彼此，或在舔舐无需辩护的伤口

尘烟，或寄往远方的虫鸣（组诗）

●范烛红

她坐在阳光照射的白色框框里，
不经意间打哈欠的白气缓缓飘起，就
像给寒冷的冬日织了一件软乎乎的毛
衣，惬意又温暖。坐了一会儿，她抬
眼望了望满屋的暖阳，心想，如此温
暖的阳光，总不能被浪费了，便欣然
起身，伸了个夸张的懒腰。转身迈进
房间拾掇被褥，枕头，充电线等杂乱
无章的东西。

巧克力，跟在身后，跳上跳下，
跑进跑出，也跟着忙活起来，就是不
知它在忙些什么，欢快得很。等她重
新铺好了被褥，再往回拿枕头时，她
眯着眼，再聚焦了一次，嘴巴准备嘟
囔什么，又一点声音都没有。

她环顾一周，“巧克力……巧克
力！”在房间里没找到，又绕到客厅和
厨房。

“喵，喵喵……”怯怯的叫声从角
落传来。

“过来——！”她冲过去一把抓起巧
克力，它的尾巴悬在半空一动不动。她
把它的头按在一圈湿漉漉的地方，那是
她用眼聚焦了好几次的枕头那儿，她拿
着毛巾，边打边骂道：“你是不长记性，
是不是？乱尿——乱尿，不打你才怪
……”没几秒，她还是放开了手，巧克力
一溜烟又躲到角落去了。

“真是气死了……”她意识到自己
生气了，她也知道打它也于事无补，
但忍不住还是要发泄情绪。她又开始
找它的解尿剂，对准湿嗒嗒的地方，
喷了一遍又一遍，拆下枕套泡进水
里，倒上洗衣粉，反复搓洗。

“躲哪里去了又？！”，她又担心它
乱尿。本可以徜徉在阳光里肆意地慵
懒一上午，结果闹这么一出。

巧克力，是她和儿子去老家的路
上，遇到的流浪猫，估摸着两个月
大，瘦小得很。儿子看着它顿生喜
欢，非得吵着要带回家，哭着对她
说，“上一次没有收养一只狗，这一次
一定要收养这只猫。”真的毫无逻辑，
但她解读九岁儿子对猫狗的喜爱，便
是“他有爱”的体现，她想保护好他
的爱心，因为爱生活的细小处，就会
发现幸福正躲藏在其中。她犹豫的背
后，有一堆的说辞，比如猫掉毛，有
虫子，吃喝拉撒……她清醒地知道这
一堆麻烦的事情，都会变成她的事。
她讨厌这些毛茸茸的东西，如果是生
活在农村，她倒不会觉得麻烦，给它
吃了就成，而在县城豆腐块似的楼层
里，着实不便养。她说了一堆废话
后，巧克力还是躺在儿子的怀里回了

家。小猫一身黑灰相间的毛，软乎乎
的，儿子就给它取名“巧克力”。

把巧克力抱回来后，她花了一个小
时，给它捉捏了上百个跳蚤，为了儿子
健康，她不得不这么做，而跳蚤在巧克
力的毛发里游离地迅速而隐蔽。她似乎
听不见巧克力恐惧无奈发出细细的“喵
喵喵”，眼疾手快地捏住被猫毛裹着的
跳蚤不停地往地上摁，一堆跳蚤的尸
身，密密麻麻的，看得人瘆得慌……清
洗，打疫苗，杀菌药，甚至淘宝购物车
里多了猫砂、小鱼干、猫笼等很多巧克
力所需的物品。

又花了一个星期，引导毛孩子在
哪睡觉，在哪吃喝拉撒，每每出现意
外，她都忍不住对着儿子念叨“养它
干嘛，搞得我忙了许多，带你学习就
够累了，还得照顾它……”。儿子也每
每用单纯而善良的眼神回应她。

几个月过去，那个瘦小羸弱的小猫
咪，长得圆滚滚的。相比喜欢儿子，巧
克力更喜欢她，缘由大致是，都是她给
它准备吃的。巧克力打扰儿子写作业
的时候，他也会没轻没重地追打着巧克
力，被她瞧见时，她也毫不犹豫地教育
孩子，“不能打痛了它，养了就要好好
养，把它关起来就好啦”。

……
她把洗好的枕套晾在阳光下，巧

克力又小心翼翼，边喵边靠近她。她
俯下身，双手张开，环抱起巧克力，
走到窗边的阳光里，顺着黑灰相间的
毛发，摸了又摸。嘴里还是不停地教
育它：“以后不能到处乱尿，这是咱们
的家，要懂事守规矩”。

猫咪在自己喜欢的地方撒尿，很
多时候是标注领地。她能理解它这样
的意识，但是她细心地养着它，它却
这般做，多少有点说不过去。但对无
认知的猫来说，她没法责备它，便只
能接受，因为她不会因此而弃养它，
只要好好养着，它便可能陪伴她二十
年，也至多能陪二十年吧，也是它的
一辈子。

可它不懂她的心思，更不懂人类
的心思。

它不明白，为何它随意在自己喜
欢的地方撒尿，就被打，打了之后又
有鱼儿吃，不理不睬之后，又是宠溺
地抚摸，一会冷漠，一会热情，一会
凶狠，一会温柔……，其实人类有时
候也不懂自己的心思，比如，喜欢的
不珍惜，珍惜的又恃宠而骄。人类，
也许只有在内心平静的时候，才能真
正体会到幸福吧。

她的巧克力
●澜 兰

泊湖应该是古雷水的一份子，在她
的东岸，有个自然村，由驮婆嘴往北的
几个村子组成，某个时期叫合兴，不过
人们还是习惯叫她望妹。

名字看上去很温柔，这跟一段泊湖
的传说有关。那位不肯食龙肉的善良
女子，只不个是时空中久远的念想。

后来的人们聊起当年那位驮着亲
人逃难的女子时，总带着几分时过境迁
的沧桑与怀念。

而真正让望妹人记了一辈子、提起
来就忍不住叹一声“好人”的。

却是另一个名字——汪书记。
先介绍一下这位主的来历，他祖上

出自凤凰林 “味根堂” 汪氏世家，因
家庭变故，老祖母流浪来到这个小地
方，属贫寒之家。但到他父母一代，他
的母亲是女子中少有的明白人，靠给过
路生意人烧茶水，缝补浆洗赚点小费，
供他读了两年私塾，识得些字，这为他
日后的命运打下根基。

好时代终于来了，百废待兴，识字
的人材奇缺，根正苗红的主人翁被东风
眷顾，进入村领导班子。

这人个子不高，沉默寡言，走在大街
上，就是个标准的“小农民”，摆不了架
子。但他沉着敢承担的品性被领导欣赏。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往前拨一拨，回
到那个很多人不愿再提、但又忘不掉的
年代。

那些年，日子是真苦，不是干旱，就
是水涝。正常年份，地里庄稼清瘦，收
不了多少粮食，有人还要上报说，大丰
收。为了应付大检查，每家粮囤上面铺
着谷子，下面尽是稻草。弄虚作假的后
果，就是害了这一方百姓。

望妹这一片，原领导执行力度又特
别强硬，公粮交得比谁都多。老百姓的
日子，更是雪上加霜。

饿到极致的人，是没有什么体面可
言的。为了一口活命粮，有人半夜去偷
青麦，有人去挖没长熟的红薯。今人可
能认为是人品差。我要告诉你，他们真
不是人品差，是真的饿得不行了。

可那时候的规矩，你不可能想得
出。一旦被抓、被举报，那可不是小
事。批斗、吊打、游街……有些人为了
往上爬，就不顾老百姓的死活，整人、斗
人、逼人，把人命当政绩，当梯子。在这
样的环境下，望妹村人苦不堪言，整个

村子都了无生机。
很多人的想法就是求生，先活下来

要紧，别的以后再说。
就在这么一个人人自危、朝不保夕

的环境里，他被委任为支部书记，走马
上任望妹村。

上任的第一天夜晚，月黑风高。他
在回家路上，经过一片较隐秘的地块，
透过一排灌木丛，望见地里有鬼魅似的
人影在移动。他知道，这片地里种的是
红薯，他静静站住，地里的人好像发现
了他，吓得一动也不敢动。

而他只是轻轻咳了两声，若无其事
地继续赶路。

那些人很担心，担惊受怕了好几
天。觉得他手里有权，又是外村人，新
官上任总要烧一把火，整日低眉顺眼，
小心翼翼，度日如年。

可这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心里有杆
秤，他把权力看得很轻：不压人，不害人。

别人抓到偷粮的，往上报、往死里
整，当作功劳。他遇到了，能压就压，能
遮就遮，能糊弄就糊弄。不是他糊涂，
也不是他失职，是他心里清楚：那不是
贼。我始终记得，那些老人在我店里谈
起这些往事时，内心的戚戚和劫后余生
的感动。

他们说，他不是没有“心机”，是全
用在了善良上。

会上该说的话一句不少，场面该做
的样子一点不缺，可底下，悄悄留一线，
从不声张，不邀功，不讨好，就这么用真
心，护着一方百姓。睁只眼，闭只眼，让
每家偷偷留出一点自留地，种些瓜果和
杂粮，弥补饥荒。

别人斗人时热火朝天，他沉默得像
尊佛。实在看不下去时，才开口轻轻说
一句：不都是为了活命吗？

可就是这轻轻的一句话，在狂风暴
雨里，给多少人挡了风雨。

村里有户人家，子女多，两间土房
实在住不下，谋划盖间土房。可盖房子
的木材去哪找？一家人在月黑风高的
夜晚去偷邻村的松树，被发现了，还起
了冲突。这还了得，一家人像等着末日
审判，头都低到土里去了。

有人指点让他去找汪书记。听清
前因后果后，他二话没说，叫人备了几
斤老白干，把邻村干部和驻村领导请到
一起。几杯老酒下肚，众人耳热面红之

际，他暗中让事主一家登门谢罪。看着
连滚带爬求饶的一家人，他借着酒劲恳
请大家：都是乡里乡亲，大事化小，这家
人是真没有法子啊，狗都要有个窝……

时间是最公道的东西。几十年过
去，当年那些凶的、横的、耀武扬威的，
早就被人忘得一干二净，一提起来，只
剩骂名。

唯独这个人，老辈人一开口说起
他，全是敬重：“那年头，要是换个人在
这儿，咱们村，不知道要死多少人。”

这是我与他们交流时，听到最多的
一句话。

做官是一阵子，做人可是一辈子，
这是他的口头禅。

他没干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就
守住了三句话：不害人，不整人，不昧心。

就是这三句，在那个年代，已经是
人间顶配，是寒冷中的一盆炭火，黑黑
的红红的暖，让很数人得到庇护。

这个被一村子人记了一辈子的人，
在公元一九八九年将他心爱的女儿下
嫁给我，一个良不良，莠不莠，却心高气
傲的浪荡青年，他是否会常常担心：那
个在他醉酒后守着他哭了一下午，后来
走亲访友时一直带在身边为他挡酒，在
他捞小鱼小虾时为他背竹篮的小人儿，
往后的日子。

我想以他阅人无数的双眼，必定预
估过，心高气傲的人是不会坏到哪里
去！日子可能苦一点。

某个时期，我跟大舅哥经营的精米
厂倒闭于时代洪流中，欠下了六万多的
债务，整日愁眉苦脸，大舅哥虽然说不
需我承担，但我是法人，总有些不安。
这一切他都看在眼里，在一次酒桌上他
独自对我说，“世上没有过不去的坎，船
总会调头的，你少担心，你祖上那么多
官金、储币不都烧了吗，人不孬，哪里挣
不了钱！”

今天想来，他一个普普通通的人，
却把世事看得如此通透，使许多人不能
望其项背。难怪他在风云诡谲之时，能
活成人间清醒。

我与他的缘分，不止是乡人与书
记，更是后来以女婿的身份，亲眼目睹
他辞去职务前后的生活。

他只是一个平常的农民，是被时代
洪流卷起的一棵小草，是千千万万基层
干部中最不显眼的一员。他一生清白

如水，家境清平，独爱一盅酒。晚年常
穿着我那件旧军服改的衣裳，却从不穿
大舅哥那些很新的制服，闲穿着别扭。

慢悠悠走在小镇的路上，过路人们
都怀着敬意向他问好！

清早总爱去街口那个炸油条的摊
子，每次两根。摊主从来不肯收钱：“您
老尽管吃。”

他也不白吃，得空就守在那儿，帮人
家荡坯条、揉面、打下手，还这份人情。

老人家在公元一九九八年桂花飘
香的时节，永远离开了我们。当我在郑
州的金水桥边接到此讯，整个人呆若木
鸡。心中风云涌过，一下子被抽空，两
眼盯着家的方向，茫然若失。

为啥走得这么突然，我们十年的翁
婿关系，从没好好尽孝，甚至从没说过
几句话。

我知道他一生唯一的爱好是酒，因
为家贫，每个佳节，只是象征性地送上
一瓶，好在我家住湖边上，搞些鱼虾倒
是方便，听妻子说，他走的头一天，她在
乡邻手中买了条大青鱼，还带孩子过去
看过他，这让我心中略有慰藉。

我只知道他好酒，却从不知道他
爱酒的前因。俗话说，酒壮英雄胆，
在那个年代，他是借酒壮胆，借酒挡
事，借酒劲做些常人不敢做的事，这
是望妹村汪屋家珍老伯在一次酒后对
我说出的真言。

整个望妹村的人都知道，他爱酒，
酒后能扛事，扛的是人间清醒！

我对“好人”的定性、理解，始终多
样性，是这一方百姓用真情告诉我：真
正的好人，从来不是喊出来的，而是在
最难、最苦、最容易变坏的时节，不去踩
人一脚，还能悄悄扶人一把。

泊湖的风，吹了一年又一年，
望妹的人，走了一茬又一茬。
岁月会淡去恩怨，时光会掩埋喧

嚣，可有些名字，从来不会被风吹走。
乡亲们都说，他选在中秋团圆、桂

香满村的日子离去，是怕亲人忘了他，
也是怕人间忘了善，他走时风光无限，
吊唁的人络绎不绝。

雷水泱泱，岁月情长。
泊湖东岸，烟火依旧。
望妹人心里，永远记得一个名字

——
“好人”汪运伢。

雷水泱泱，岁月情长
●陈新华


